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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辉

2023年的最后一期三味文学沙龙文友
们裹着厚厚的外套赴约，三味书店准备的暖
手茶，丰富的果品零食，似乎有了年的味道。

桌上的“主菜”是高鹏程的新书《山河遗
墨》，本期沙龙的主题就是《山河遗墨》新书
分享。高鹏程用纸箱装了一箱书，人手一
本。纸箱有些破旧，书还染着新墨。看着与
他的名头，似有些不符。高鹏程：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已于《诗刊》《人民文学》等刊物发
表300余万文字，曾获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
人民文学新人奖、国际华文诗歌奖等重量级
奖项。同时，他也是奉化作家协会的主席，
所以大家也不生分，纷纷翻看起了他的新
书。

高鹏程先向文友们介绍新书的概况。
此书是近年来他以浙东地域文化为背景，通
过深入实地考察，广泛查阅资料后创作而成
的一部诗文合集。该书以剡溪文化带浙东
唐诗之路东支线为考察创作核心，内容涵盖
浙东地域文化的各个方面。主要目的是以
诗意眼光审视浙东山水和历史文化积淀，探
求其中历史文化脉络走向和价值，探求相关
历史人物的心路历程，重新擦亮其中的诗意
片段。

有文友发现本书与其他诗集的不同之
处，每篇诗歌的后面均附有一段“诗外音”。
仔细阅读“诗外音”的章节，发现这些文字类
似随笔散文。高鹏程介绍道，本书最大的特
色是用了诗歌加“诗外音”的形式，展开一段
有关浙东山水风物和人文历史的诗意之
旅。这既是作者出于写作策略的考虑，也是
一种文体互文意义上的探索。其中诗歌作
品从浙东的一时一地、一山一水出发，但并
不囿于对自然风物的描摹和历史掌故的介
绍，而是将作者自身置身于历史和现实的时
间“现场”，通过对富有意味的细节捕捉，探
究诗意生发，呈现诗意进深、转折、延宕的种
种可能。而与之相配合的“诗外音”部分随
笔文字，将通过大量详实丰富的史料记载和
个人见解，对这些诗意细节背后的历史情状
进行解读，力图让读者通过“诗文互读”的方
式，深入了解诗歌本身的意蕴和背后的历史文化蕴含的诗意
价值。

因文友以宁波奉化的居多，在本部诗文合集中，大家也
发现了许多有关宁波奉化相关的一些地名，如奉化的冷西小
栈、千年岩头古村、天妃湖、浙东唐诗之路上的栖霞坑等等。
同时，也有文友翻阅到一些史上著名的文人墨客的影迹，如
隐逸诗人林逋谜迹的探寻，王羲之六诏不起之事的考证，围
绕千丈岩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佛偈故事来源的探究
等等。顿时，让我们这些阅读者有了亲近的感觉，阅读这些
诗文的融入感有了更深的层次。

高鹏程也表达了此书的写作愿景，《山河遗墨》是目前以
剡溪文化带浙东唐诗之路东支线为核心的浙东文化较为系
统和个性化的文学解读文本。该书创作出版后，力图为读者
提供一部个性化解读剡溪文化带浙东唐诗之路及浙东文化
的文学文本。通过一个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浙东文化符号，串
联、勾画出剡溪作为“唐宋诗路”和浙东“历史文化带”重要载
体的基本面貌，勾画浙东山水在当地人民血脉里留下的精神
轨迹，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浙东当下社会生活的潋滟光
波。

大家对书中的诗文各有自己的阅读感想。问到作者对
其中的哪篇最为中意时，高鹏程翻开了《芦苇的诗意》这一章
节。他说，曾很多次想写一种植物，一种在深秋以及深冬之
际乡野水边最常见的植物，深度融入风景的植物。写诗同样
也是基于生活常识的认知，接着他带大家一起认知了我们日
常生活中的芦苇，和这种植物的各种近亲。从芦苇的生物属
性、日常功用，最后讲到中西文化关照下的差异性与共同特
征。此时我们常见的芦苇，已然改变了模样。在作者的引导
下，它成了达摩西来“一苇渡江”的神物，它成了耶稣手中传
道的重要工具，据说他手中用来洗施的十字架就是用苇秆制
成。诗意的来源，并非简单，但确是从简单出发，它会抵达何
处，正如笔者所述“正如你看到的，一首诗忽然向我，也向我
的读者显示出了它完整的面孔。当我写下这首诗后，芦苇已
不是芦苇，堤坝也不再是堤坝，鱼当然也不再是鱼。”

这里分享高鹏程的《芦苇与鱼》：
岸上挤着一大片芦苇。
海里游着一尾鱼。
一道堤坝横亘在它们中间。
开着白花的芦苇，野茫茫一片。
带着大海游动的鱼，只有一条。
一条堤坝横在它们中间。
人世间到处都有这样的芦苇。面目模糊，一棵
挨着一棵，密密匝匝。
一棵芦苇的孤独，淹没在众多的孤独中。
而在你知道的海水内，只有一条鱼，拖着整座大海
艰难地游动。
孤单的鱼，在海里流着眼泪，但不被看见。
一条堤坝横亘在中间。
——这就是真相
你的外表：芦苇的孤独。
你的内心：鱼的孤独。
沙龙留给参与者的感受就是时间太过于短暂，对于我们

这些偶尔想在生活的忙碌中偷得些许欢愉的人来说，如此的
相聚与分享，尤为难得。

最后，借用《山河遗墨》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此文。
曾居住在新疆最西端一个名叫黄沙梁的偏僻村落里的

作家刘亮程，在他文章中讲到一个小笑话，说村子里某人有
一次去北京旅游，回到村里后大家问他有什么感受，他说北
京什么都好，就是太偏远了。这个笑话给我的启示：一个人
生活在哪里，哪里就是大地的中心。世界就是从他生活的脚
下向外延伸的。

是的，我们的生活也可以从这个小小的三味文学沙龙延
伸至无限。

雷声

曾作为岳林文化广场建设的参与
者，无论白天黑夜每每路过广场，我都
会刻意注目。在整个广场的各个角落
上，有欢跳广场舞、街舞和健身操的，
有群聚广场一角走象棋摆围棋的，有
在旁边静静观赏、窃窃私语、交流心曲
拉家常的。广场中设置的众多体育设
施，可供群众早晚锻炼身体。广场上
也时常会举行文艺宣传、商品展销等
社会活动。每天来广场游玩的人群络
绎不断，地下停车场则有效缓解了停
车难问题。面积3万余平方米的岳林
文化广场，经常洋溢着祥和欢乐的氛
围，满足了群众的需要，发挥了城市客
厅的功能和作用，已成为周围群众宽
心释怀、抒情励志、会友交心、强身健
体的好去处，受到群众的喜爱和赞赏。

看到听到这些无不勾起我对过往
历史的回忆……

岳林文化广场原是弥勒道场岳林
禅寺的遗址。岳林禅寺位于县江边
上，建于梁大同二年（536年），唐李绅
书额，会昌年间毁。宣宗大中二年
（848年），闲旷禅师重建于溪东，改称
“岳林寺”。

岳林寺独具弥勒道场特色。在唐
末的一天清晨，县江发大水，附近长汀
村村民张重天正在江边劳作，眼见江
中坐莲花蓬叶从上游漂浮而来一幼
童，从江河中捞起收养为义子，自号长
汀子。抚养长大后，长汀子不想成家
立业，执意出家弘法，慕名剃度出家于
岳林寺，法号契此。因其体态肥胖，杖
荷布袋常行走乡间，扶弱助贫多施善
行，世称“布袋和尚”。后梁贞明三年，
坐东廊磐石说偈：“弥勒真弥勒，化身

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
偈完而逝，众僧异之，尊为弥勒化身。

时至新中国成立之初，某夏日，一
场倾盆大雨，电闪雷鸣，雷电交加，轰
隆一声惊雷，把岳林寺悬挂的铜钟打
碎，电闪处引起大火，烧没了大半个寺
院房屋，无人无钱修复寺院，岳林寺就
此没落。曾一度临时作为驻军营房，
后转为地方国营酒厂所有，酒厂兴盛
时有职工近千。至上世纪末，生产销
售不景气，企业转制解体，厂区收购归
政府所有，整个区域呈荒芜状态。

我时任奉化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负
责人，在一次市里会议上获悉，该地块
作为招商引资项目，已与外商谈妥协作
方案，外商无偿建设图书馆等公益项目
后，余下土地开发房地产。得知该消息
后，我自知弥勒道场岳林寺遗址非一般
地块，当即向奉化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提出意见建议，停建房产改建城市广
场，理由有三：一是岳林寺是弥勒道场，
著名佛教圣地，目前虽荒芜，但建广场
可留下空地，待后人去考虑是否适时适
势重建岳林寺；二是城市需要客厅也就
是广场，奉化缺乏像样的广场，特别是
奉化县江城区段整体改造后，更需在县
江边建设一个广场，提高城市品位供群
众休闲娱乐；三是寺院地块开发建设房
地产，恐市民忌讳，影响房地产销售，无
利外商协作。

后经市领导慎重讨论决定，与外
商改签投资合作协议，停建房产项目，
新建岳林文化广场。

后由奉化市城乡建委负责，耗资
数千万元，经一年多建设，终于建成了
现在的岳林文化广场，广大市民也为
中心城区建成第一个像模像样的广场
而欢呼。

岳林文化广场的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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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潇潇

1月 4日，甬派客户端推出“奉化
发布”微信公众号首推的《〈繁花〉爆
火，背后还有这样的奉化故事》，到晚
饭后去看已是27万的点击量了，同日
宁波日报也刊发评论《宁波红帮裁缝
因〈繁花〉出圈的启示》。5日上午，甬
派又开《繁花带红这项非遗技艺，甬派
带你走进红帮裁缝》直播节目。新年
伊始，热播的电视剧《繁花》在宁波掀
起了热浪。

《〈繁花〉爆火》一文中写道：“要窜
头，海三湾”，从小闻惯了海风腥味的
奉化人早早把目光投向漫长的海岸
线，闯荡天下的勃勃雄心再难按捺。

“窜头”在宁波方言里是走运的意思，
整句的意思是想走运，要闯荡海洋。
我在朋友圈跟帖指出：“要窜头，海三
湾”是“要窜头，海参崴”之误。不久有
跟帖表示赞同，同时也说：这是宁波谚
语，宁波媒体上也是这么说的。

我上网一搜，果然如此。如去年
宁波媒体有一篇《推动宁波海洋文化
繁荣发展》的时评这样写：“宁波谚语

‘要窜头，海三湾’意思就是要发迹，出

海闯世界。宁波人一代一代便是在这
种海洋文化情结中长大，又将海洋文
化一代代传承下去。”这句谚语也上了
百度，“百度知道”称：“宁波谚语‘要窜
头，海三湾’，意思就是要发迹，出海闯
世界，是一种诚信精神、合作精神、冒
险精神和担当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我又试着搜“要窜头，海参崴”，竟一条
都没有。我觉得有写几句的必要了。

我最初听到“要窜头，海参崴”，是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一
次关于红帮裁缝的小型座谈会上，后
来在宁波服装史研究专家、也是我的
老师季学源教授口中也听到过。

红帮裁缝的发迹和聚集地在中国
最大的通商口岸城市上海，并以此为
大本营北上、南下、西进，在南京、北
京、哈尔滨、重庆、武汉、香港等城市都
有红帮裁缝的足迹。早期红帮裁缝在
国外，主要是两个城市，一个是日本的
横滨，还有就是海参崴。横滨主要是
红帮裁缝的学习地，这里暂且不提。
红帮裁缝去海参崴的路径是先到东北
哈尔滨，外部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当
时那里驻留了许多俄罗斯人，其他外
国人也多，红帮裁缝有用武之地；二是

当时“闯关东”的移民潮正盛，不少红
帮裁缝也被裹挟其中。主观原因则是
那些从日渐凋落破败的田野里起身的
红帮裁缝寻找谋生、发展之路的迫切
要求。

海参崴原属中国管辖，元朝称永
明城。1860年，沙俄据《中俄北京条
约》割占海参崴，数年后更名为符拉迪
沃斯托克（俄语“控制东方”）。清末修
筑的中东铁路（“中国东清铁路”）从俄
罗斯赤塔经我国哈尔滨等东北城市至
海参崴，海参崴与东北的往来更加便
捷频繁。海参崴是当时俄罗斯在远东
的第二大城市，进出太平洋的出海口，
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人员往来密集。
敏锐的红帮裁缝意识到那是一块经营
西服业的财源之地，于是纷纷挺进海
参崴发展。如单是以奉化西坞人为
例，顾龙海早在1845年就去海参崴打
拼，从学徒做起到开起自己的西服店；
杨和庆在海参崴学做罗宋式西服，后
又从海参崴去日本学做日式西服；钱
三德与堂兄、侄子一起在海参崴和俄
罗斯远东另一中心城市乌苏里斯克开
办“钱德泰”洋服店，等等。海参崴也
确实使一些红帮裁缝得到丰厚回报，

有人在那里赚得钵满盆盈后，又回到
国内如哈尔滨、上海、宁波等城市开设
服装店。所以，那时在红帮裁缝中就
流传开了“要窜头，海参崴”的说法。

刚巧，几天前《咬文嚼字》编辑部
发布“2023年十大语文差错”，其中有

“蹿蹿红”误为“窜红”这一条，称：2023
年，各大视频平台上多部爽剧爆红。
媒体常称某部作品的迅速走红为“窜
红”，其实应作“蹿红”。“蹿”读 cuān，
指快速向上或向前跳跃，如“身子向上
一蹿”。“蹿红”指迅速走红，多用于演
艺界、体育界等，如“蹿红歌坛”。而

“窜”读 cuàn，本义为藏匿。现常指乱
跑、乱逃，多用于匪徒、敌军、兽类等，
如“抱头鼠窜”。还可表示改动文字，
如“窜改”。据此，宁波谚语中的“窜
头”与“蹿红”义近，“窜头”应改为规范
的“蹿头”。

一句谚语是一段历史的反映，“要
蹿头，海参崴”记录了红帮裁缝发展历
程中的一段历史，而“要窜头，海三湾”
系最初记录者不明原委的误记，若继
续让其以讹传讹，可能模糊了红帮裁
缝这一段真实的历史。

红帮裁缝和海参崴
——从“要窜头，海三湾”说起


